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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毗陵四家”与《文统》编纂

陈圣宇

（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， 江苏 南京　２１１８１５）

摘　要：清初“毗陵四家”陈玉
"

、董以宁、邹祗谟、龚百药致力于古文创作，在当时文坛较有影

响。“毗陵四家”为了贯彻其古文理念，集体从事《文统》编纂的工作。《文统》以文章选本形式，

贯彻了清初理学重臣魏裔介的道统观念，与魏氏《圣学知统录》、《圣学知统翼录》等相为表里，也

与康熙亲政后追求“道统”与“治统”合一的正统化主张遥相呼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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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康熙初年，以陈玉
!

为中心的“毗陵四家”通

过编选古文选本及与当时士人频繁探讨古文理

论，在文坛上形成较大的影响。“毗陵四家”指陈

玉
!

、董以宁、邹祗谟、龚百药，四人都是武进人

（古称毗陵），加之四人志向相同，励志为古文辞，

并曾合刻文集，因此时人习称为“毗陵四家”。邹

祗谟、龚百药文集现已不存，本文以董以宁、陈玉

!

为代表，阐述四家的一些代表性古文观点，并探

析四家参与编撰的《文统》与清初统治者“治统”、

“道统”理论的关系。

一、董以宁的古文批评观点

董以宁只活了短短４１年，但其一生治学志向
变化甚大，陈玉

!

曾说起，“予自总角与先生定

交，见先生初喜为诗词，为排偶之作，越数年摈去

排偶，一意于诗。越数年则并诗摈去之，专为史汉

唐宋大家之文，尤留意天文、历象、乐律、方舆之

学，故为文多所发明。越数年则一概摈去，而专事

于穷经”［１］３８２。其最终专事“穷经”的志趣，反映

了“毗陵四家”的共同的古文理论倾向，此点后尤

被陈玉
!

发挥和完善。

虽然董以宁文章成就并不高，如邓之诚先生

即认为“（董）以宁才大如海，著意为文，甚有笔

舌，誉者以为可与侯方域并步，则非公论”［２］，但

他的文章理论具有一些可取之处，且可折射出

“毗陵四家”共有的文学观点。他在《周栎园文集

序》中对“规摹左国史汉”和“规摹八家”者都表示

了不满，重点抨击了后者：“乃今人不揣，顾欲以

向之规摹左国史汉者，转而规摹八家。不知规摹

之病，在于貌似，而其实则如仲尼、阳货之迥乎不

同。其规摹八家与规摹左国史汉，相去固不能以

寸也，况色或犹可借，而气与力更难为借也，今之

规摹八家者，并欲取其气与力而亦假之。”他认为

文章之道应该如此：“文章之道始患其不洁与浮，

而终患其不化。泛蔓之与粉饰，同一不洁也，同一

浮也。必读书多而养之既久，渐渍充足于中，则其

发为文也，无支言，无伪词，而自有不可掩之光华，

令人矜贵。即极其平澹拙朴，无往不形而气厚力

大，运之在我，更能神明变化于古人之法则，出于

左国史汉八家，而脱换于左国史汉八家之外，以为

吾所自有之文，乃真可以谓之文。”［３］４１３４１４

董以宁指斥“不洁”、“浮”、“不化”为文章的

弊端，认为它的具体表现为“泛蔓”与“粉饰”。他

最反对当时流行的“规摹左国史汉八家”，认为他

们食古不化。为避免这一弊端，他认为作者必须

具备深厚的学养，更要讲求文章之技巧，“神明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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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于古人之法则”，才能脱换出“吾所自有之文”。

这是董以宁的心得体会。宋荦点评道：“篇中论

文，直从自家得力处指点示人，非徒为栎园序

也。”董以宁以这样的观点衡量同时代的古文家，

他在《黄庭表文集序》中批评侯方域：“余见其纵

笔千言，多在酒酣乐作之顷，而无所待乎深思，其

才与气可谓之雄矣。但出之甚易，而发之无余。

其病也
"

伤于露，而爱憎所在，又以意造事，而多

失之诬。设天假之年，稍稍根抵六经，敛才息气，

以归之于沉厚，则庶几有载道之文，而惜乎其不

永也。”［３］４１８

董以宁文中也对王猷定古文创作进行了批

评：“王于一年六十余，老矣。其文正而不诡，密

而不漏，切实而不浮，遂足以高自标置，而人亦称

之。但其病为趜、为庸，数篇之后，意调略同，则又

为隘。波澜未见，而急欲其老成，声光未吐，而遽

求其淡穆，譬如不花而实，吾未见其可也夫。”［３］４１８

他指出，王猷定的学养不足又“急欲其老成”，其

文章弊病在于琐碎平庸、意调重复、眼界狭小。他

又敢于批评当时文坛大家钱谦益：“虞山钱氏之

为文者乎，在先朝之时，深得于读书之功，博而能

通，碑版大文尤为精?照耀。其气之厚、力之大，

则并且过于朝宗，乃名望既隆，视天下为无与敌。

至晚年，于是非所系之处，必为遁辞，而且秽杂不

经，全无检束，遂觉年寿之永，其足累虞山者反多。

此惟其自信之过，以为境之遽尽于斯，故垂成之

际，懈气乘之也。”［３］４１９董以宁文中指出钱氏于民

族是非大义之处常为自己的贰臣行为开脱，认为

钱氏晚年作品“秽杂不经，全无检束”乃是过于自

负的缘故。

董以宁本人文学创作水平虽然不高，但他的

古文批评为清初古文理论的完善和古文在江南的

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，因此宋荦《董文友

全集序》认为，“朝宗古文独为之举世不为之时，

以创于北，而其后古学大兴于南方，则自文友开其

先”［３］４０２。

二、陈玉
!

的古文批评观点

陈玉
!

为“毗陵四家”的核心人物，其著作甚

多。挚友邵长蘅称“椒峰著《学文堂集》八十卷，

久行于世，余尝序之《史论》百余卷，今方板行，又

《经解》若干卷，未卒业云”［４］，还说“椒峰集最富，

多至二百余卷”［５］。由此看来，《四库全书》著录

的《学文堂集》恐非全本。

陈玉
!

虽然著作甚富，但后世对他的作品评

价却并不高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虽赞同陈玉

!

为“苦学之士”，但指责其“贪多务博”，对其诗

文评价亦不高：“然大致逶迤平衍，学宋格①而未

成，诗则更非所长矣。”［６］由此可见，四库馆臣大

致认为其文章质实而纤弱，无浩大雄健之气势。

但后世方家也有人有不同看法，如著名历史

学家张舜徽先生称赞陈玉
!

“天资英朗，而益以

苦学之功，故所造卓尔，在清初诸文家中，自是出

类之选”。他还驳斥四库馆臣的评价说：“此则不

公之评也。以余观玉
!

绩学之功，论学之识，自在

并世诸文家之上。即以文论，亦不在邵长蘅、尤侗

之下。后之修《清史稿》者，竟不列入文苑传，失

是非之准矣！”另外，他还指出陈玉
!

为文留心日

常生活，与当时其他士大夫不同：“况玉
!

留心庶

物，推究一名一物之源委。若是集卷七《农具

记》、《宁古塔方言记》之类，比叙繁杂，考核详明，

尤有裨实用，他家文集中所未有也。”［７］４１４３

陈玉
!

的《学文堂集》曾广泛征求当时名家

序言，正文前收录冯溥、吴伟业、王崇简、周亮工、

卢
#

、黄与坚、奚禄诒、盛符升、陆阶、魏际瑞、姜宸

英、周启、程世英、钱肃润、汪懋麟、魏禧、戚藩、越

、何縶、李、吴颖、陈瑚、杜?、张侗等２４人的
序，此外钱澄之、邵长蘅、李邺嗣、屈大均、陈僖、储

方庆、张贞等，也都先后为《学文堂集》作序，散见

于各人文集。序文作者多达三十余人，“亦自来

别集中所罕见”［７］４３。张舜徽因此批评陈玉
!

的

集中序言太多：“虽云交游弥广，无非友朋颂扬之

词，然而褒美已甚，不脱文士标榜之习，积牍连篇，

转成是集之累矣！”［７］４３然而换个角度来看，为其

作序的人中，数人文集或已不存，或难寻觅，后人

借序可窥作序之人文学主张之一斑。另外众多序

言并非全为溢美之词，这也为评价陈玉
!

的文章

和古文理论提供了众多参考意见，具有相当高的

价值。

为陈玉
!

作序的，既有达官贵人，也有落拓布

衣；既有遗民，也有新贵。他们通过序文与陈玉
!

—４０１—

①“宋格”为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批评常用术语。如卷一百
八十四评吕谦恒《青要集》时认为：“其诗纯作宋格，

$

爽有余而

亦颇伤朴直，如《洗象行》之类，皆病于太质。”卷一百七十三评陈

维崧《陈检讨四六》：“（章）藻功刻意雕镌，纯为宋格，则三袁、锺

谭之流亚。”



商榷古文之道，相互切磋，形成了某种学术交流网

络。艾尔曼研究清代江南学者学术交流机制时指

出：“当时，各种信件文稿常为朋友传抄，甚至交

给他人阅读、讨论。……许多学者借助这种方式

可以得到学术界的中肯评价、认可和广泛注意。

许多资深学者通过书信交换的方式，如梁启超所

言，开始和需要解答疑难的学术新秀建立联

系。”［８］陈玉
!

通过向大江南北文士广征序文，也

具有类似的学术交流作用，我们不能单纯认为这

是“文士标榜之习”而一笔抹杀。

在如何学习古文的问题上，陈玉
!

和董以宁

一样对“规摹左国史汉”和“规摹八家”者都表示

了不满，明确提出要以六经为文章的基础：

“今日能文之士鲜不奉法唐宋大家，上者秦

汉而止，不知昔人之所以得成其为秦汉大家者，莫

不本于经。今人置经学不讲，第求之秦汉，第求之

唐宋大家，宜乎不能为秦汉、为大家。……今人作

文，莫病于摹拟，秦汉大家之前，未尝有秦汉大家，

乃必规规然曰：‘我学秦汉，我学大家。’纵极肖，

不过为古人奴隶，况不能肖乎！……人知无法之

为病，不知有法之为病。惟能不囿于法，始可得古

人之法，始可自成为我之法。”［９］

“吾人立意，止于唐宋大家，势必不得为唐宋

大家。惟以六经为寝庙，以左史为堂奥，以唐宋大

家为门户，而后上者可至于左史，下不失为唐宋

大家。”［１０］３８５

“窃叹今世善学古人之文者，多奉唐宋大家

为准的。不知大家之所以为大家者，非无本而然，

或本周秦，或本两汉，其源流莫不可?。昔人由周

秦两汉，得成其为大家，今人第学唐宋大家，而不

识周秦两汉为何书，大家岂遂能至？”［１１］

由此可知，陈玉
!

不肯苟且随俗落入摹拟唐

宋八大家的窠臼，而是上溯群经，力求“不囿于

法”，“得古人之法，始可自成为我之法”。这也是

“毗陵四家”一致的观点，如龚百药也认为，“吾党

之文不传可不作，思所以传，必求端于经，盖经者

道之聚也。……不然，舍经而求，即穷老尽气，思

自立一意、创一格，以胜古人，必为古人所不

取”［１２］。“毗陵四家”中董文友晚年志趣大变，

“一概摈去，专事于穷经”［１］３８２。陈玉
!

经学造诣

亦颇深，屈大均《学文堂集序》评论说：“陈子为文

甚众，义本儒先，能于五经四书多所发明，而《易

解》诸序尤为精醇，其殆得于圣人之文耶？”张舜

徽先生称赞陈氏经学造诣高深：“故其治经之功

亦独勤……实事求是，信有发前人所未发者，抑亦

好学深思之效也。”［７］４２４３

像董文友一样，陈玉
!

也追求文章之“洁”：

“古人之裂取止于六经传记，今人则泛滥而

莫可穷诘，甚至释氏之言亦得窜入，文体之败一至

于此。求洁之道，既以此为大戒，而又从篇省句，

从句省字，至排偶对仗之句，尤所痛绝，宁少毋多，

宁以质胜而不以文胜。譬如五品之金，惟金为最

贵，金之质清，质清则体重，文能质清而体重，而洁

庶几矣。”［９］４７２

“自古文章之难，莫过于洁。洁则气不浮，排

偶之习必去。循首尾观之，所为畔越雷同之病必

无有。柳子厚曰：‘本之太史，以著其洁。’是古之

最洁者，莫若史迁，而苏明允讥其杂取六经传记及

屈原、长卿骚赋之文，错于其间，似于洁犹有未尽。

然试悉去其剽割而以所自为者反复之，洁固在也，

虽然，总不若左丘明文为可贵 。”［１３］

陈玉
!

抨击当时文章中骈俪泛滥、充斥小说

家言甚至夹杂释家之言的情况，主张通过落实到

语言文字的“从篇省句，从句省字”的反对骈俪的

举措来贯彻文章“洁”的追求。他以《史记》和《左

传》作为“洁”的标准，尤以后者为学习榜样，强调

学习经典“有本”的重要性。“毗陵四家”这种对

于“洁”的癖好与追求，对后世桐城派“雅洁”观念

的形成，具有启迪和先导的作用。

三、“毗陵四家”与《文统》编纂

“毗陵四家”为贯彻其古文理念，集体从事

《文统》编纂，搜集当代符合其古文理论的文章。

其中陈玉
!

是发凡起例的核心人物。陈玉
!

《文

统序》说：“予自丁未为是选，迄今?六七年，四方

投赠之文不啻万计，又恐深山穷谷之中，其人身名

不见于世者多致湮灭，广为探取，又得千百篇有

奇。精而择之，共得若干篇。一文经数十?阅，又

质之程村、文友、琅霞诸子，求弗畔乎圣贤之道而

后登之。”［１０］由此可知，陈玉
!

编纂《文统》始于

丁未（康熙六年，１６６７年）。这一年陈玉
!

中进

士，大概随后便开始了编纂《文统》的浩大工程。

这一工程当然远非陈玉
!

一人所能独成，于是他

“又质之程村、文友、琅霞诸君子”，可见“毗陵四

家”都曾先后参与《文统》编纂。这也可从魏禧

《答友人论选〈文统〉书》中得到印证。魏禧信中

—５０１—



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友人请托：“又赐佳文，欲仆选

入《文统》，意谓仆寓陈君所，必与选政，得率意出

入，则甚不然。……辟作室者，规模既定，梁木、榱

栋、飁栌既架，门材、瓴甓既具，丹垩既陈，而拙工

顾欲以毁瓦画墁之能，参事其间，岂有是

乎？”［１４］２８２２８３康熙十年（１６７１年）秋冬，魏禧与其
兄际瑞，曾住陈玉

!

家数月，与他切磋古文，因此

必然对《文统》编纂有所了解，文中所说的“是选

经始于邹、董、龚、陈，收功于椒峰”应当是可信

的，但“十九已为成书”可能为他拒绝的托词。

《文统》编纂工作到康熙三十三年（１６９４年）尚未
告竣，详见下文。

“毗陵四家”均参与《文统》的编纂，自然都负

有搜集文章之责，如前文魏禧所说，三魏文章最早

由邹祗谟搜入《文统》中，“仆兄弟文，向为邹程村

得之，遂与椒峰选《文统》中”［１４］２８２。储方庆《与

邹程村论谢献庵〈题名记〉书》指出邹祗谟编《文

统》不当收入谢良琦（号献庵）的文章：

“读尊选《皇清文统》，有谢献庵记敝邑县令

题名一篇，愿表兄亟置之也。献庵以郡絬摄鄙邑

篆半载，而贪风大作，其后卒以墨败，献庵自取之

也。献庵不自责，顾疑敝邑有中之者，无所泄其

愤，而寄之于《题名记》，以訾议敝邑之人。其言

不信，不足取也。……献庵以不信之言欺天下，其

言亦非矣，奈何录之哉？”［１５］

储方庆特意撰文，只因为谢良琦一篇不实的

泄愤之文入选了《文统》，所以他反复叮嘱表兄邹

祗谟应当弃置此文：“独惜《文统》一书，网罗天下

著作，以成一代大文。……所以不能已于言者，为

《文统》也。”可见时人对《文统》十分重视。邹祗

谟为储氏表兄，也参与了《文统》编纂，因此储方

庆借亲戚关系加以劝谕。文中提及“贵邑名公钜

卿日夜校
%

其中”，也可见当时“毗陵四家”夜以

继日编纂《文统》的艰辛。

董文友、邹祗谟康熙八年（１６６９年）、康熙九
年（１６７０年）相继去世后，陈玉

!

与龚百药依然孜

孜不倦地从事《文统》编纂。程世英说：“毗陵陈

子椒峰，以高才工古文，乃取一时公卿大夫、韦布

之士所为古文，与龚子琅霞选为《文统》以传，用

彰国家同文之盛。……吾闻《文统》之选，远近邮

寄者，文以亿万计，椒峰心目经营，遴而得之者盖

数千。”［１６］

相映成趣的是，有人四处托关系找门路，千方

百计将文章塞入《文统》，也有人要求将自己的文

章从《文统》中删除。如李长祥曾提到：“两先生

不废弃无能，以仆之文，选入其中。……惟两先生

教诲我成我，将所选仆之文删去，俾仆得以一意守

拙，躢然斯世。况《文统》一代之书，以仆之糠?，

杂其中，自宜为精者之累，又在二公之洁此书

也。”［１７］２５７２５８李长祥拒绝自己的文章入选《文

统》，其一是因为他与当世流行的文学主张，尤其

是《文统》编纂者之一董文友的文学主张有矛盾：

“初与虞山先生议论不合，近在锡山，请教太仓先

生，复不甚合。文友公又连当世之文公左之。仆

因思世之文，非仆之所谓文；仆之文，非世之所谓

文，而孤陋执守，绝众人之见。”［１７］２５８而董文友的

文学主张与“毗陵四家”其余三家观点基本一致。

陈玉
!

曾说：“昔尝与程村、文友、琅霞三子持是

论，交相黾勉，十余年来限时考课，凡有著述，互为

评驳，兢兢求合先圣贤之理道。”［１８］李长祥与董文

友的文学主张有矛盾，意味着他与陈玉
!

、龚百药

的文学主张也不甚相合，于是不情愿入选《文

统》，“与当世之文不合，徒滋人议论”。其二是因

为《文统》有清朝官方支持的背景，所谓“今得当

事之助，则泰山可高，沧海可大，旦夕之间，大贝天

球，光烛天地”。而李长祥自称“予遗民也”，身为

遗民，他反对自己文章被选入具有官方支持背景

的选本中。另外，作为遗民，他显然反对魏裔介、

陈玉
!

等阐发的为维护新兴的清王朝统治服务的

“道统”、“治统”、“文统”思想，更反对为清王朝

所谓“文教之兴”歌功颂德。

李长祥说《文统》“得当事之助”是有来由的。

当时朝廷重臣大学士魏裔介对编选古文选本具有

极其浓厚的兴趣，编有《古文欣赏集》、《左国欣赏

集》、《两汉欣赏集》等，还谋划整理唐、宋、元、明

的诗文，但因公务繁忙，因此委托吴伟业、陈玉
!

等从事此项工作。魏裔介在写给吴伟业的信

中说：

“仆……顾于文章，尚未能忘情，近有赓明陈

子、颂嘉曹子至京邸晤对，知其所学，皆以成立，而

古文辞卓荦不群，追美古人无难。先生灵光岿峙，

东南领袖，若与之左提右挈，尚论千古，著为定评，

诚千载一时也。昔萧统《文选》于梁季，后代词人

奉为枕中鸿宝。张先生天如所批《汉魏百名家》，

至今称艺坛鼓吹。乃自唐宋以来，诸家著作，渐以

零落散失。今既有三吴、两越诸子网罗分校，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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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其成，岂不为文圃之盛事乎！又元、明以来亦有

数十百家诗文，尚无定论，参伍进退，似亦在此时

也。惟留意而商榷之，远追昭明，近绍天如。”［１９］

而吴伟业的反应，据陈玉
!

《奉答魏相国书》

记载，是这样的：“先生读书而喜，则以为所选文

体求合于唐宋大家。西铭时文尚六朝，故所选多

近六朝，今所尚非六朝，当不必取六朝。”［２０］４６４陈

玉
!

在信中详细汇报了他和吴梅村往复商定可入

选《文统》的唐、宋、元、明诸家名单，认为“今前明

人集幸而具在者，苟不急为刊布，将来散亡之忧，

视昔为甚。此固后死者之责，
!

敢不竭蹶以仰成

阁下意”［２０］４６５，表达了编纂《文统》的坚定决心。

以陈玉
!

为核心的编纂《文统》群体，显然具有官

方支持的背景，否则如此浩大的工程难以成功。

魏裔介作为清初理学重臣，面临当时政局、思

想混乱的窘境，迫切想以程朱之道来束缚和统一

时人思想，巩固新兴的满清王朝并为之歌功颂德。

这个意图，他在《〈观始〉诗集序》中说得很清楚：

“会国家膺图受，文章彪炳，思与三代同风。一

时名贤，润色鸿业，歌咏至化，鋢维诗道，是赖于

是。”他将“取诗以陈之”、“取诗以纪之”、“取诗

以美之”［２１］６６０６６１。他希冀以诗文选本来束缚异端

的思想，“若夫淫哇之响，侧艳之辞，哀怒怨诽之

作，不入于大雅，皆吾集所弗载者也”，并以水之

泛滥而冲决堤岸，告诫吴伟业要防微杜渐：

“子不见夫水乎，当其发源涓涓膆膆，其
#

也

可凿，其柔也可玩。既而潢污行潦，无不受也，平

皋广陆无不至也。及乎排岩下濑，淫鬻宓泊于江

湖之间，则奔突冲决之患已成，势且莫之制矣。吾

为是选，宁使后之君子，有以加之踵事增荣，殆将

?焉。若兹者起尾闾，窻滥觞，岂可即决防溃闲，

莫知束伏，而不早为之所乎？凡以慎吾始

焉尔。”［２１］６６１

康熙四年至八年（１６６５年至１６６９年），魏裔
介连续编纂《圣学知统录》、《圣学知统翼录》两

书，以官方理学权威的身份，确定了一个从尧舜、

孔孟以下直到许（衡）、薛（蠧）的“道统”，还确定

了一个“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”［２２］的“翼圣之

统”，两统之外，“功利杂霸、异端曲学之私，不敢

一毫驳杂于其间”，最终目的无非是巩固清初统

治之局面，即所谓“稍有助于化民成俗之意

也”［２３］。有人谄媚其《圣学知统录》说：“是录出，

而前千百年授守之统于此而定，后千百年教学之

统亦于此而定矣。”［２４］对于魏氏的这种举措，孔定

芳认为：“明清易代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，统治合

法性的论证更是尤显紧迫和必要。这是因为，在

深受夷夏观念浸淫的汉人眼中，满洲统治者毕竟

是‘非我族类’的‘夷虏’，其‘治统’的合法性自

会受到质疑；而在作为汉文化代言人的明遗民看

来，明清易代不仅意味着汉族‘治统’的丧失，而

且象征着中华文化‘道统’面临中断之虞，这样，

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，明遗民都不承认

清廷统治的合法性。面对这种信任危机，清初统

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‘治统’，宣示其‘得统

之正’；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‘道统’，塑造其儒

家‘道统传人’形象。”［２５］

康熙六年（１６６７年），陈玉
!

中进士，在京师

与魏裔介结识，受其巨大影响，并受嘱编纂《文

统》，因此《文统》的编纂理念，实际上渗透着魏裔

介的主张。《文统》与《圣学知统录》、《圣学知统

翼录》等相为表里，以文章选本形式贯彻魏裔介

的主张。陈玉
!

在文中自问自答：

“客谓予曰：‘文何以统名？’予曰：‘我朝抚有

区宇，至今皇帝缵承前烈而光大之，所云大一统非

其时乎？予欲以国家所统之人文，犁然毕备，以为

本朝之文教在是也。’昔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周

公、孔、孟以道相传，称曰‘道统’，所传者道，而道

赖以传者文，故曰：文者，载道之器，文与道固未可

歧而二之。……我朝自开国来至今三十余年，文

教之兴如是，道统与治统皆不外此而得之，则予之

续是选以成书，又乌可量也哉！”［１０］３８５３８６

陈玉
!

明显是追随魏裔介“道统”、“翼圣之

统”的思想，希望以编纂选本《文统》为文章之道

确立一个一以贯之的“文统”，其最终目的无非是

显示清朝“大一统”的繁荣，“以国家所统之人文，

犁然毕备，以为本朝之文教在是也”，“文教之兴

如是”，从而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辩护。

康熙六年（１６６７年）七月，皇帝亲政，八月即
命魏裔介祭祀孔子。康熙帝深受其周围尊孔崇儒

的臣子影响，自幼便勤勉于儒学经典的学习，亲政

后通过一系列政策，将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的主

导思想。康熙十六年（１６７７年），康熙帝在《日讲
四书解义序》更明确表述儒家“道统”与清朝统治

的“治统”密不可分：“朕惟天生圣贤，作君作师，

万世道统之传，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。……道统

在是，治统亦在是矣。历代圣贤创业守成，莫不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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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表章，讲明斯道。”［２６］康熙帝将“治统”与“道

统”合一，以提倡儒家学说为治国策略，为清初持

续了数十年的文化纷争画上了句号，儒学从此获

得明确的正统、合法的主导地位，这决定了清初社

会政治和文学的演变方向，同时也为清朝社会稳

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，因此，这个论断不仅对

清代政治演进具有深远影响，同时对清代文学的

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康熙帝更通过一系列敕

修文章选本，如《古文渊鉴》、《钦定四书文》、《唐

宋文醇》等，不断强化他的“道统”、“治统”合一的

思想。有研究认为这几部敕修文章选本“对于清

代正统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文风建设都起到了相当

大的作用”［２７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康熙六年（１６６７
年）皇帝亲政，这是清代统治思想转变的重要契

机，而陈玉
!

等修纂《文统》恰恰肇始于这一年。

《文统》是最早预示这一思想转变的文章选本，其

言“我朝自开国来至今三十余年，文教之兴如是，

道统与治统皆不外此而得之”实开康熙帝论断之

先声。

然而，陈玉
!

等编纂《文统》并非一帆风顺，

首先是董以宁、邹祗谟相继去世，继而龚百药志趣

转向佛道，“毗陵四家”中只剩陈玉
!

独自坚持

《文统》编纂———“十余年来，予与程村、文友、琅

霞三子以振兴古学为任，朝夕切颷，尝合刻四子文

质之当世。无何，邹、董相继死，琅霞稍涉二氏，吾

道不无孤立之叹。”［２８］对此，好友何縶加以勉励：

“余过毗陵，见四子各出所为文相雠校，其足传不

减有宋诸家，且又生同邑，叹为极盛。未数载，程

村、文友竟忽焉以殁，令人念之欷流涕。而琅霞

先以邑人之灾，郁郁穷愁，近益求适意性命诸书，

独椒峰意境勃发，斯文未丧，专赖振兴之力。此程

村、文友相与重望于泉下，欲相附以传之无穷者

也。”［１６］３５７此序虽本为勉励陈玉
!

文章更上一层

楼而发，但其中也有望其坚持《文统》编纂以不负

亡友邹祗谟、董文友之期盼的意味。陈玉
!

也果

然没有辜负朋友所望，依然坚持《文统》的编纂。

与《文统》编纂过程的艰辛相比，刻费没有着

落才是吴伟业、陈玉
!

最为担心的。陈玉
!

给魏

裔介的信中说：“此书果能告成，有功前贤非小，

然剞劂之费浩繁难办。梅村先生深以为虑。台札

云：‘需好事者其成之。’未卜应属谁人？阁下主

持文教以来，四方名公巨卿，蒸蒸好古，诚审择而

命之，当亦无难。然其事亦不必专属一二人，视有

同心者，量其力所至，或刻一家二家，合少成多，较

为易举。某人刻者，前即识其姓名，踊跃从事，当

不乏人。”［２０］４６４４６５陈玉
!

信中建议魏裔介利用“主

持文教”的大学士的显赫身份，寻觅“同心者”一

起来刻印此书，乐观地认为“踊跃从事，当不乏

人”。但康熙十年（１６７１年）冬，吴伟业病卒，陈玉
!

失去了一位共商编纂之计的先辈。此前，他还

遭受了更大的打击———康熙九年（１６７０年）魏裔
介遭弹劾，深感仕途险恶，于第二年春天便上疏告

病还乡。魏、吴相继离职或去世，世态炎凉，再无

人愿为此书刊刻而“踊跃从事”，陈玉
!

一生心血

所系的《文统》最终未能刊刻成书，与此有莫大关

系。这正应了李长祥的预言：“二公收之不胜收，

所录既富，资费必艰，二公家居读书，
&

贫自守，必

不能使其书之告成事也。”［１７］２５７

然而，《文统》是凝聚“毗陵四家”，特别是陈

玉
!

一生心血的文章选本，有文献资料可证，至康

熙三十三年（１６９４年），陈玉
!

依然孜孜不倦于

《文统》编选。陈玉
!

回复范方时说：“如尊稿崇

论宏议，美不胜收。此拙选《文统》中所亟欲借光

者，但以日内敝郡志书，尚未卒业，未暇抄临。祈

先生择其间最有闲乐文字，尽数录示，他日补入拙

选，告竣之日，求正宗工也。”［２９］陈玉
!

信中提及

自己近日正忙于修撰“敝郡志书”，我们查证后得

知陈氏曾修纂的《常州府志》于康熙三十三年

（１６９４年）春开始动工，同年五月修完。而他信中
说“日内敝郡志书，尚未卒业”，那么写这封信的

时间当在康熙三十三年（１６９４年）春至五月间。
可见，直至康熙三十三年，《文统》编纂工作尚未

见“告竣之日”。

“毗陵四家”所编《文统》一书选入的明末清

初文章极多，编纂者又多加精心选择，使之契合清

代统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转变，具有重要的文献

和文学价值，但此书终未能刊刻，后世也不见钞本

流传，实在可惜。然而，从“毗陵四家”编纂《文

统》的情况，我们可以明了其与清初统治者“治

统”、“道统”理论的互动与呼应，窥见清初江南学

人文学思想变化之一斑，这也算弥补了一些缺

憾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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